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

——纪念吴江解放四十周年

殷安如

迎接解放的喜悦，虽然已过去四十年了，但它始终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为了纪念吴江解放四十周年和悼念已经逝世的战友，这里略举二、三事，以作为纪念和对自己的鞭策。

向往光明  追求进步
从1946年秋到1949年春，我在芦墟镇九曲弄小学当教员。这所学校规模较大，青年教师较多，虽然各人的出身、经历都不相同，然而对南京国民党蒋政权的愤懑却与日俱增。1948年冬，学校来了一男一女两位“代课教师”，男的叫冯培先，女的叫宣镜渊。后来知道，他们是苏州进步青年组织“群社”的成员，因为“群社”出事了，“群社”的负责人、宣镜渊的爱人沈立人[1]等同志被捕了，所以他们通过亲戚关系隐蔽到乡下来。冯培先是一位真诚、热情的青年，不久就和许多青年教师打成一片。有时晚上还邀约一些青年教师到他宿舍里谈天。他喜欢向我们提出许多问题，如对形势的看法以及青年的理想、前途等等。我们佩服他分析的透彻，劝导的诚恳，把他视为我们的良师益友。他和宣镜渊的来到，使学校中一部分青年教师活跃起来了，打破了原来比较沉闷的空气。当时（1948年10月），学校中的二位青年教师陈力、袁荀及一位社会青年陈景天，他们经过多次密谈，拟取道香港，通过柳亚子先生的介绍，去解放区直接参加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一天，他们到了苏州，去找沈立人同志。沈给他们分析了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估计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劝他们还是留在地方上做些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不久，沈立人、程伯皋同志与中共太湖工委薛永辉同志接上关系，薛要沈、程在苏州建立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苏州建团不久，沈立人同志于2月底前来到芦墟，发展了袁荀、陈力、陈景天等人为团员，并由他们3人任支委。至解放前夕，团员已发展至20余人，团支部随之改建为团区委，委员除原来3名支委外，增加了夏怡曾、王仲煊、殷安如等3人，并由冯培先、宣镜渊担任联络工作。（冯、宣2人已参加苏州“地下团”组织）

我参加“地下团”直到解放，虽然只有短短的二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它却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或者可以说，对我今后的成长、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纪念吴江解放40周年的时候，回顾这一段经历，不禁使我想起已逝世的冯培先和陈力两位战友，他们不幸分别得了肺疾和喉癌而殁。我相信苏州和芦墟“地下团”的同志，在回忆团史的时候，一定会深切地悼念这两位战友的！

暂时隐蔽  保存力量
冯培先、宣镜渊两位外地青年来到芦墟小学后，不久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他们向学校调查冯、宣两人的来历及言行表现，并借故闯进冯的宿舍扫视。虽然没有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然而他们却死死盯住不放。一天，我们得到密报，国民党芦墟镇长准备先发制人，把冯、宣两人先抓起来再搞清他们的身份。于是，我们就紧急通知冯培先、宣镜渊赶快撤离。等到敌人发觉，他们早已离开芦墟了。

冯、宣两人撤离后，国民党芦墟区署及自卫队并没有放松对芦墟小学的严密监视。他们可能是分析了芦墟小学从去冬以来发生的罢教索薪、逐走一位贪污公款的国民党校长等事件，或者是风闻学校中部分青年教师行动“诡秘”、言论“越轨”，从而得出这所学校中除了冯、宣两人外必有其他“共党嫌疑分子”的推断。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临近总崩溃的时候，敌人就密谋对我们下毒手。自卫队队长陈某就曾对其部下说：“芦墟小学是共产党的窝，他们想造反，我要把他们的骨头都拆白！”我们得到这个风声后，几个负责人经过紧张研究，认为为了保存力量，迎接解放，必须迅速转移。当时决定凡已引起敌人注意的骨干，分两批撤离，一批去嘉善陶庄乌鹊浜暂隐；另一批去苏州隐蔽并向苏州地下团负责人汇报。我和陈景天、吴宝荣等同志是当天下午向苏州撤离的。记得这天风浪极大，我们所乘的芦墟至北厍的航船，在风浪中颠簸倾侧，失去控制，船中有几位农村妇女都哭起来了。船主抱歉地说，只能折返小港，请大家步行吧！我们也只得弃船上岸，一路上摆了三、四个渡，到夜色朦朦的时候，来到了同里镇的南郊。我是同里人，由我带路前行，见到桥边没有岗哨，大家舒了一口气。当晚，我也不敢回到自己家里，就在进镇附近的一家开铁匠铺的亲戚家中，和几位战友就地宿了一夜。翌日清晨，我们就离开同里步行至苏州。

去陶庄乌鹊浜的同志，隐蔽几天后，就派人回来侦察，未见自卫队有任何动静，就悄悄地回来了。他们回来后，根据上级的指示，积极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我们几个人，直到苏州解放才回来。行前我们去找沈立人、程伯皋同志，他们非常忙，只说你们回去以后，要好好做好宣传工作，安定社会秩序和人心，并要劝告自卫队保存枪支，等待解放军前来接管。临行时，我们领到二块青年先锋队的臂章。在我们从苏州返回芦墟的路上，当时交通中断，只觅到了一只临时的小航船，乘客却济济一船，船上还装了不少货物。船行到金家坝长港里（长港叫什么名称不知道），突然岸上走来四个身穿中式短衫裤的大汉，叫喊船家停船。船主没有理睬他们，这四个家伙就从腰间亮出驳壳枪，喝令停船靠岸。他们上得船来，一个站在船头，一个钻到船梢，二个走进舱来，开腔道：“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检查身份证！”接着又说：“大家把身上带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座位旁！”我和陈景天同志等机警地感到：“这是冒牌货！要提高警惕！”陈景天同志迅速地将所带的“青年先锋队”的臂章从身边取出来，趁二个家伙贼眼盯着船客从身边摸出来的银元时，将臂章一眨眼就塞进了船棚的两块沓子的夹层中，这帮土匪不仅抢了船客随身携带的银元，还逐个搜身抢去了手表、戒指、耳环等。我们所带的臂章，幸未落入土匪的手中。事后知道，这几个土匪原来都是金家坝自卫队的。我们在革命工作中受到一点小惊吓，与革命老前辈在惊涛骇浪中出生入死、几经艰危是无法比拟的。我写下来，不过留作茶余酒后的谈兴罢了。

开展工作  迎接解放
“地下团”芦墟支部建立后，上级原则向我们交待了以下任务：（1） 发展组织，为迎接解放培养青年干部；（2） 关心形势的发展，注意社会动向，团结周围群众，安定人心；（3） 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国民党的军政情报，向中共太湖工委领导的游击队汇报。

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在迎接解放军渡江南下的日日夜夜里，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 秘密学习有关文件，提高自己的觉悟。我们采取个别传阅的方式，学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新民主主义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土地法大纲》、《将革命进行到底》、《人民公敌蒋介石》等，以及苏州“地下团”组织编印的《新民主报》等秘密宣传资料。记得有一次，是将文件放在一坛雪里蕻菜里带回来的。通过学习，初步了解了团的性质、任务以及目前的胜利形势与要求，鼓舞了大家的斗志。

二、 注意从进步的青年教师与中学生中发展壮大组织。开始建立支部时，团员仅6、7人，至解放前夕已发展至20余人，团支部改建为团区委。我们首先在芦墟镇小学进步青年教师中发展团员，后来扩大到分湖中学进步青年学生中发展组织，约有10名左右学生先后被吸收入团。发展和联系工作，都是采取单线的。所以，当时即使是支委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团员，这是我们吸取当年有的地下进步组织被敌人彻底摧毁的血的教训。我们芦墟“地下团”组织除以青年教师、中学生为主，同时也发展了个别社会青年和商业职工，并且打算在窑业青年工人中发展组织。由于解放的形势发展非常迅猛，结果没有来得及实现。

三、 布置内线，搜集自卫队情报，制止该队在解放前夕企图携枪逃跑。为了能从自卫队内部取得情报，我们经过工作，在该队中发展了一名商业职工的队员入团。他入团不久就向组织提供了自卫队内部人员组织以及枪支、弹药等重要情报，我们就及时请苏州“地下团”向太湖游击队汇报。又如自卫队队长陈某接受国民党区长的密令，准备将我们抓起来的消息，也是他及时通知我们的。临近解放前夕，震泽镇的自卫队头头来到芦墟，阴谋策动芦墟自卫队一起携枪往湖州方向窜逃，又是这位团员得悉后紧急向组织密报，才由组织冒险出面，派一位同志与这位团员前往自卫队找队长陈某，晓以形势，劝他留下来维持社会秩序，等待解放军、人民政府前来接管。后来知道，我吴江地下党负责芦墟工作的同志，亦曾向国民党芦墟区区长汝志强提出同样的警告，从而制止了芦墟自卫队携枪窜逃。

四、 收听解放区电讯，编印小报，以供学习和口头宣传。在得知解放军即将渡江的消息后，我们团区委经过商量，决定筹备编印一张八开的油印小报，取名“民报”。组织上决定由王仲煊及我二人具体负责。我们选择了王仲煊家露台上一间偏静的小屋作为收听解放区电台电讯的秘密地点，露台上有一扇门可以关闭，比较安全。收听用的一架收音机，记得是用干电池的。每当夜深人静，我们就开始收听解放区电台的新闻广播，将记录新闻一字一句认真地记录下来。为了及时将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以及党中央的声音传告同志，有时我们顾不得疲劳，连夜整理，用钢板、腊纸刻印出来。这张小报在吴江临近解放的“真空时期”，已从内部传阅变为半公开。记得吴江解放后，县委宣传部部长林华同志，看了我们编印的小报后对我说：“你们太年轻、单纯了，怎么可以公开呢？如果吴江迟几天解放，你们有没有想想会造成什么后果？”的确，我们当时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1949年4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吴江县城。喜讯传来，我们积极做好迎接芦墟解放的准备。5月5日，我们芦墟“地下团”的同志以及全镇人民，终于迎来了水乡小镇的黎明，见到了我们日夜盼望的亲人——接管芦墟的人民政权的地方工作干部。我们感到无比的欢欣，一遍又一遍地歌唱刚学会的几首解放区的歌曲，（这几首歌曲是解放前夕从苏州“地下团”捎来的）憧憬着新中国光明的前途。5月下旬，我们接到苏州“地下团”组织的通知，要我们几个主要骨干去苏州市委团训班学习。30日，我和陈力、陈景天、袁荀、夏怡曾、王仲煊、吴宝荣等人离芦前往苏州报到。8月下旬，团训班学习结束后，战友们由组织分配纷纷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我们芦墟7人中，有陈景天、吴宝荣2人参军，陈力、袁荀2人分配在苏州地方工作，其余人由组织介绍回吴江分配工作。留在芦墟的团员中，当时也有人参军，分湖中学学生中的团员绝大部分继续升学，也有个别参军、参干。

光阴茌苒，时光如矢。当年我们20岁上下的青年，如今不少同志已两鬓斑白，到了离休年龄，我于去冬已办理了离休手续。最近，接到苏州市暨吴县党史办及团委的联合通知，拟于“五四”青年节召开太湖系统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史征集座谈会及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座谈会，除邀请前苏州“地下团”部分同志参加外，并请苏州市内共青团部分代表参加，还特地邀请前中共太湖工委薛永辉同志等老领导参加。不少战友远道而来，阔别将近四十年，新老团员共聚一堂，座谈如何继承与发扬“五四”的光荣革命传统，为振兴中华，建设四化而努力奋斗，因感赋一首，现抄录如下，以作为本文的结尾：

      俊侣重逢忆旧游，四海风雨共战斗。

      鬓添银丝心未老，昂首吴山望九州。

作者原系柳亚子故居负责人，现已离休。

[1]注：沈立人现任江苏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省社科联副主席，党的十三大代表。

